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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88大钞
□李明春

钞票是个好东西，是世上最牛的名片。钱上
面的人有多大面子，持钞票的人就有多大面子。
惟有婉儿的男人，一个叫曾娃的小区保安例外，
声称自己与钞票有仇，恨它犹如恨敌人，有一个
消灭一个。

这天一早，婉儿被曾娃催着回出租屋，估计
是“敌人”消灭完了，激情尚在，渴望战斗。路过
早餐店时，婉儿买了一笼包子和一袋豆浆捂在
包里。平常是馅和长相都差的大菜包，今天听曾
娃在电话上气呼呼的，特意买了小笼肉包，好让
他吃了油水肠胃滑溜，气更顺畅些。进门见曾娃
脸阴着，证实昨夜天气预报的阴霾已经到来。婉
儿取来碟子，将包子摊放上面，取出吸管插在豆
浆袋里，敬神样摆在曾娃面前说道：“深夜班还
没累着，这么早就起来找人斗气？”

曾娃把面前的豆浆袋一推，眼神像刀样在
婉儿脸上磨蹭：“你动我的钱了？”声音虽小，劲
道很足，全是真气送出，估计不想伤及隔壁房间
的老张。婉儿的脸经反复磨砺，磨刀石样冷漠
道：“没有！你钱不在了？”

曾娃说：“在还是在，变成假的了。”说着从
兜里将一张百元大钞摸出来，甩在桌子上。

婉儿对这生气的动作很熟悉，不用看就知
那钱是假的，冷冷地说：“谁给你的？你找他去。”

曾娃说：“发工资领的。老板才从银行取出
来，当着大家开的封，个个领来后照了又照，摸
了又摸，还会有假？”

婉儿说：“不会有假，这假的哪来的？”
曾娃说：“我正问你呢！”
婉儿心紧了一下：“你平时兜里有一块钱都

要露5角在外面，晓得又是哪个给你换了。”
曾娃看了看隔壁，压低了声音说：“老张不

会干这事。前天打牌我输了，就拿的这张给他，
他看都没看一眼就揣在兜里了。若是他换的，他
能要吗？”

婉儿听说曾娃输了，不恼反喜：“输出去就
对了噻，你生哪门子气？”

曾娃懊丧地说：“昨天又赢回来了。我当时
一看是张假钞坚决不要，老张说是我头一天拿
出来的，不要不行。”

婉儿说：“你盖了手印在上面？凭啥说是你
拿出来的。”

曾娃指了指钱上用黑笔写的“A3088”一排
号码，说：“这是我写的，一个欠停车费的赖皮车
牌号码，我顺手记在钱上了。”

婉儿劝道：“那就认了嘛，100块也不是多大
的一个事，就当输了。”曾娃望着自己的婆娘，
不认识似的，一向针上刮铁的婆娘啥时成了蛤
蟆，口气变大了。

婉儿避开曾娃审视的眼睛：“钱假都假了，
我劝你几句，你愣眉鼓眼地看我做啥？”

男人仍是试探的口吻：“就是不服气，这假
钱哪来的？”

婉儿平静地说：“非要说是我换的你才舒
服？想不通慢慢想嘛，吃了饭再说”。

一个被窝里做了 20年的梦，婉儿知道男人
的倔脾性。人家肠子是盘在肚子里，他的肠子是
直起竖在肚子里，别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一口
气他也憋不住。一分钱的憋屈，他会花一块钱去
找理由发泄。这种撞了南墙都不回头的人，也只
有婉儿这糯米团脾气才能与他过日子。婉儿会
软绳索拴猛虎，每次是待他气泄了再来摆布他。

那 100 块钱的假钞，婉儿心中也是怪心疼
的，只是嘴里没敢说出来。100 块呀！在婉儿家
里，这是给娘家老娘一个月的赡养费；是读大学
的大儿子一周的生活费；是读高中的小儿子一
学期的零用钱；是每年春节给公爹的孝敬钱；是
两口子一个月的水电气开支。假钞幸好捏在曾
娃手上，若是捏在婉儿手上，天气预报就不是阴
霾而是狂风暴雨。

婉儿掏出一沓餐巾纸，理开来，擦了擦额头
上的虚汗，见曾娃满嘴流油，正随手要擦，赶紧
递了两张过去，半是劝慰半是奉承说：“你有办
法，随便想个法用出去就是了。”

曾娃瞪了婉儿一眼：“你说得轻巧，怎么用？
有钱的人都有验钞机，没有验钞机的都是你我
一样缺钱的，晓得你用假钱，非把你咒死不可。”

婉儿说：“总有那眼神不好的。”
曾娃说：“街上有几个讨口的瞎子，你忍不

忍心丢给他？”
婉儿小声说：“这不行，那不行，干脆谁要送

给谁算了。”
曾娃用纸巾在嘴边横起一抹，随手把纸团

扔在地上，咽下最后一口饭食说：“你以为是清
明到了，有那孤魂野鬼在等着要你的假钱？”

婉儿进城当保姆也快 20年了，若不是在乡
下生孩子中断了几年，打工时间不比曾娃短。两
人的城市化进程各有千秋，论卫生习惯，婉儿进
步要快一些，至少用餐巾纸的程序规范得多，先
擦擦嘴角，再对折一下，用干净一面再擦擦嘴
唇，决不是曾娃那种“一站式”服务，横起一抹了
事，完了还把纸团往地下一扔，留个纪念。论见
识，曾娃又略胜一筹。婉儿至今分不清“WC”的
图标中哪是烟斗，哪是高跟鞋。上厕所是瞅有女
人进出的地方去。有一次，她跟着一个女清洁工
进了男厕所，弄得来不及撤退的人反而提着裤
子，红着脸跟她说“对不起”。说来她的经历也够
丰富的，这城里人收拾乡下人的所有把戏，她都
有幸尝试了，如买假货、假保健药、收假钞、施舍
假乞丐……就差没嫁个“假男人”。曾娃尤其看
不起婉儿占小便宜，为免费品尝一块钱的鲜肉
锅魁，竟抱着东家的孩子反复排了三次队。她就
是一个啥都吝惜却从不吝惜时间的人。

对此，婉儿大不服气，常拿工作调换的事来
奚落男人。婉儿随便在哪家当保姆，一干就是好
几年，不签合同都是“固定工”，每次都是新东家
慕名用高薪来悄悄挖走，名副其实的高升。不像
曾娃那样，每到一处都没干满3年，不是他被老
板炒了，就是老板被上一级老板炒了，没有一次
是自己拍拍屁股挺着胸膛走人的，都要人家踹
一脚才出门。婉儿最不满意曾娃说她排队领锅
魁的事，三个鲜肉锅魁，你曾娃就吃了两个，人
家念着你，你还拿它笑话人家。

婉儿走了后，曾娃抱着头又想了很久。这假
钞哪儿钻出来的？领工资时，明明反复审验过，
凭自己眼力不会有假。先前怀疑婉儿，可思前想
后，她也不可能。东家知道婉儿分不清真钞假
钞，专门给她办了个卡，工资每月打在卡上，既

安全，又免了点数和辨别真假的麻烦。买菜的
钱，东家也是每周给她放在专门的抽屉里，有笔
有本子，周末报账。纵有假钞，直接与东家说就
是，犯不着拿回家来换。就算她有心，也没有假
钞来源。这100元的假钞哪来的呢？这假钞放在
手上，横看竖看都碍眼，像个石头梗在心里，让
曾娃堵得慌。说是想法用出去，又到哪去找这合
适的对象？

婉儿回到东家，东家夫妻俩和孙子东东都
还在梦乡中。上午 9 点以前，他们是不会起床
的。这段时间是婉儿的自由时间。婉儿把早餐准
备好，闲坐在客厅沙发上，假钞又恍恍惚惚飘到
眼前，不是写有车牌号的那张，而是 10 年前卖
旧货收的那张。那一次，当她把一张缺了角的假
钞交给曾娃手上时，曾娃把假钞往桌上一拍，那
声响震得她心脏现在都在痛，小儿子吓得扯着
她衣角直哭，她也跟着哭，哭得比儿子还惨，边
哭边骂，骂骗子不是人，长的是狼心狗肺；骂自
己也不是人，笨得像头猪，找个老公也不是人，
是只专吃猪的老虎。她至今没怄醒曾娃当时说
的那些伤心话，他指着要生活费的大儿子吼道：

“问你妈要去。几十岁了，还认不得钱，你看不清
就用手摸嘛，摸不准就用耳朵听嘛，听不见就用
鼻子闻嘛，恁大一股笨猪味你都闻不到哇？”

婉儿伸手把那假钞捏在手里，感觉手中嫩
乎乎的，睁眼一看，竟是东东站在面前拉着她的
手喊：“婉姨！我要吃饭。”婉儿揉揉眼睛，起身到
厨房，把早餐端出来一一摆好。男东家蔡哥，女
东家黄姐，正好从卧室出来。婉儿一边抱东东坐
在椅子上，一边招呼：“黄姐，用早点了。”

婉儿的习惯，男女主人同时在一起时，婉儿
只与女主人招呼，这不仅是规矩，也是婉儿的真
情实感。当初聘婉儿时，男主人是不愿意的，嫌
婉儿文化低。说乡下人带小孩，只会绕着手指说
一个“虫虫，虫虫飞”。他要多花点钱，聘一个幼
师毕业能歌善舞的，让孩子从小在高雅艺术的
熏陶中成长。是黄姐看穿了他的那点小心思，撇
着嘴嘲讽他：“就这几个条件怕不够吧？怎么把
年轻漂亮忘记了？”然后腔调一转，由《天仙配》
变成《铡美案》，恨恨地说：“老毛病又犯了不是！
又不是请来服侍你，你讲什么条件？我早调查
了，婉儿品行好，手脚干净，在这城里做十几年
了，没一点坏名声。若不是我每月加 200 元，人
家还不来呢！”婉儿知道，黄姐还有一个理由没
说出口，而这个理由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婉儿
的长相让女主人放心，是有性无人感的那种安
全型。对黄姐的这份看重，婉儿是又感激，又委
屈。感激黄姐如此相信她的为人，怨的是黄姐啥
眼神，把婉儿看成啥啦？看成人见人厌的垃圾
婆，白送都没人要的丑八怪。婉儿不会那么丑
吧？若是像城里人那样有钱，那样肯花钱，脸上
多层粉，头发多几个圈，打扮打扮不比谁差，登
个征婚广告出去，凭着生个儿子能上大学这一
条，不说有人争着要，至少嫁个退休干部不成问
题。说归说，婉儿还是喜欢黄姐的，不像姓蔡的，
明摆一个看不起乡下人的样子来恶心你。

黄姐端起碗，豆浆喝下去，吩咐“冒”出来，
甜味中掺进了酸味：“婉儿，我与老蔡要出去几
天，星期天送东东上幼儿园时，顺便把这个月的
费用交了。星期五要早一点去接，东东等久了会
害怕的。在家这两天，你带东东多去游乐园玩，
钱我搁在抽屉里，用了把账记好。出门锁要上保
险，这几天小区不清静，有好几家失了盗……”

蔡哥也接住话头说：“记住，别给东东买零
食吃，外面店铺卖的保鲜食品加有防腐剂，吃了
影响孩子发育。更重要的是不要养成他乱花钱
的习惯。”

婉儿连声答应着：“晓得了，晓得了。”
听到婉儿的应答，男主人眉头一皱，纠正

说：“早跟你说过，不要说土话，你还是记不住。”
婉儿赶紧改口说：“知道了！”
黄姐拿眼瞅着男人，男人忙解释说：“你看

我做啥？不是我嫌她土气，只是别把东东教坏
了，长大后普通话不标准。”

曾娃与老张下班后，一瓶老白干，两袋花生
米，一袋盐渍鸡爪，就在出租屋对饮品三味。酒
量曾娃大一点，话算老张多一点，优势互补。曾
娃说了一句感谢，敬了老张三杯酒。老张喝了一
杯酒，重复说了三遍洗车的过程。当他把那张百
元假钞递过去，说对不起，零钱用光了。收钱的
照例要查验，却发现上面有车牌号码：A3088，他
笑着问：“你怎么有这个号码？”老张举起右手大
拇指往后指了指，很得意地说：“这是我一个哥
儿们，他叫我来这儿洗车的。”

收钱的连说：“欢迎，欢迎。你要让他打个电
话来，这洗车费都可以免了。”

老张不屑一顾地说：“一二十块钱，我也不
想欠大哥这个人情。”

收钱的见是老板的哥儿们，只怕慢待了客
人，一下把钱揉进口袋里，找了90元给老张。临
走时，收钱的还再三请老张提意见，生怕他在老
板面前说坏话，一再请多照看。每次说到这儿，
老张都是同一句话：你说那小子傻不傻？

曾娃有点不忍心：“收钱的背了冤枉，也是
个打工的。”

老张摇摇手说：“是老板的小舅子，一路
货。”

老张每说一次，曾娃就敬一杯酒，从内心感
激一次。之前，曾娃把假钞的事与老张说了，老
张根本不在意曾娃是否怀疑自己，一拍胸脯说：

“我帮你把它用出去。”
曾娃不放心问：“你拿哪儿去用？”
老张说：“找那个欠停车费的赖皮老板，我晓

得他在哪挣钱。狗东西害得我们月月扣奖金。”
曾娃只当他是宽自己心，没想到下午他找

来一辆老乡的车，以帮忙洗车为由，开到洗车
场 。事 先 老 张 已 打 听 到 这 洗 车 场 的 老 板 是
A3088 的车主，用假钞上的车号唬住了收钱那
小子。

经这一义举，曾娃越发相信老张是个好哥
儿们。但假钞又是哪来的呢？曾娃摇了摇脑袋，
就像赌场上摇色子，摇得越凶越迷茫。

婉儿带着东东从公园回家，顺路来出租屋
看看。见两人兴高采烈地喝酒庆贺骗人成功，知
道是假钞用出去了。虽抵了 10 元的洗车费，毕
竟找回了 90 元。婉儿也为此高兴，用一句关怀
的话来回报老张助人为乐的热心肠：“张哥呀，
嫂子几时来呢？”提到自己的老婆，老张迟缓起
来，心肠由热转凉，长叹一声：“唉！我家老娘病
了，她要在家服侍，一时半会来不了。”

提到老娘，婉儿想起自己老娘的 70岁生日
快到了。对曾娃说：“我娘的生日快到了，起 71，
这个月要多给100元寿礼。”

曾娃正在兴头上，满口答应：“行！添 10 块
就够了。”

婉儿也是看曾娃脸上阳光灿烂才敢说这
话，不然，她宁愿不送这个寿礼，也不敢说。

第二天，婉儿领着东东从游乐园回来，又去
了出租屋。见曾娃一个人在家，昨天的兴致像被
人洗劫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躺在床上，鼓着
一双眼睛发愣。婉儿小心翼翼来到床前说：“三老
表明天要回去，你把钱给我，好让他带回去。”

曾娃指了指床头柜上的衣服。婉儿拿起衣
服，几个兜摸了个遍，找到一张百元钞和一把零
钱。她问曾娃：“还差寿礼钱，你昨天答应了的。”

曾娃慢慢翻身坐起来，将攥在手中一张大
钞递过去，窝着气说：“你要，你就拿去！”

婉儿也没想那么多，一把抓过来 ，生怕曾
娃反悔似的，将两张百元钞票叠在一起准备揣
好，突然，她怔住了，钞票上明明白白写着
A3088。这假钞怎么又回来了？她拿疑惑的眼光
对着曾娃。

曾娃把牙齿咬得“咔咔”响：“狗日的车老板
拿它来交了停车费。遇着个新来的保安没细看
就收了，发现后找车老板，车老板说是我的，还
叫他对一对以前的收费单上我的笔迹，若有假，
他随时退钱。这个新来的笨猪，真拿着它来对笔
迹，一对就对上了。我不认，他就拉我到物管老
板那里，老板说：‘钱是假的，但字迹是真的。’不
可能叫老板收假钱，我只好认了。早知如此，昨
天就不该去洗车，害得老子偷鸡不成蚀把米。”

知道曾娃窝着火，婉儿不敢再说什么，默默
地将钱放回床头柜上，喃喃地说道：“明天三老
表来带钱，我又到哪儿去找呢？”

婉儿失眠了，眼前老是母亲满头白发、一脸
皱纹的模样，眼巴巴地望着她。婉儿 5 岁时，父
亲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拉扯她们兄妹三人长
大，如今，两个哥哥和嫂子也外出打工，家境不
比自己好。若不是黄姐出去旅游，自己也该回去
给老人家祝寿。婉儿睡不着，索性翻身起来，到
蔡哥的书房里，找来笔、纸和信封，咬着笔杆稀
稀朗朗填满了一张纸，大意是当女儿、女婿的没
出息，没能好好尽孝道，也不能回来给老人家办
寿酒，只有托三老表带回100元作寿礼，连同这
个月的赡养费 100 元，共计 200 元，老人家得记
住，别让三老表瞒了，惟独忘了写“祝生日快乐”。

信写好了装进信封，才想起寿礼那 100 元
还没着落，于是摸出手机给黄姐打电话。那边黄
姐打着哈欠问道：“谁呀？”婉儿说：“是我，黄
姐。”黄姐听出是婉儿的声音，语句一下急促起
来：“家里出什么事了？”婉儿说：“没出什么事，
一切都好好的。我……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我
妈今年满70岁了，我想送个礼，手头一时没钱，
想在菜钱中借 100元，下月发工资……”黄姐不
等她说完，打着哈欠说：“行！行！”正要关机，又
听婉儿说：“麻烦你还跟蔡哥说一下，我用了他
一个信封和一张纸。”黄姐的哈欠更大了，连说：

“好！好！好！”听得出黄姐有点不耐烦了，婉儿正
要挂机，听耳机里传来蔡哥的声音：“你看你找
了 个 啥 样 子 的 人 ，半 夜 三 更 为 个 信 封 来 烦
你……”听到这话，婉儿这才看了看手机上的时
间显示，已是凌晨两点了。

第二天婉儿早早来到出租屋，曾娃还未起
床。婉儿轻手轻脚地开了门，走到床前，从曾娃
兜里摸出了两张百元钞票，把写了车牌号码的
那张假钞抽出来，放在桌子上。把另一张和自己
带来的那张叠在一起，用信纸包好装进信封，再
用带来的饭粒封好。

曾娃惊醒了，见婉儿正往信封里装钱，问
道：“你哪来的钱？”婉儿说：“我跟老板借的，下
个月发工资扣。”

曾娃说：“老子看你下个月差钱又怎么办。”
话说完起身拿起衣服，边穿边出门上班去了。

三老表很晚才到。婉儿看他红着一双眼，不
知昨夜是他抢劫了别人，还是别人抢劫了他，心
中掠过一丝不快：“昨晚又赌了？”

三老表揉了揉眼睛，把那猩红色揉淡了些，
说：“表姐，你好早啊！”

婉儿拿出信封交给了他，并再三叮嘱，一定
要亲自交给我娘手上，别让娘家的其他人知道。
三老表接过信封，又揉了揉眼睛，红色又淡了
些，嘴里“呃，呃”地答应着，就是不挪步。婉儿催
他说：“曾娃刚来电话，说有个老乡要开车回去，
你还不快点到小区大门口等着搭个顺风车。”

三老表挠着头，好半天憋了一句话出来：
“表姐，你给我借点钱，这次回去，身上一分钱都
没有。”

婉儿听了气往外冒，话到嘴边又一口咽下
去。她拿这个表弟也没办法，30多岁的人了，打
工10多年，挣几个输几个，别说没钱，就是有钱
也不想借给他。忍了又忍，实在忍不住还是没好
气地训了几句：“你好意思说借，你借了多少回

了？几时还过？脸厚！”
三老表说脸厚就脸厚，觍着一张脸说：“表

姐，你借我100元，这次我一定还。”
婉儿还是不松口：“我哪来的钱？我娘的寿

礼钱还是向老板借的呢。”三老表不罢休，指着
桌上说：“表姐怎么会没钱呢，只是嫌三老表我
没出息，不想借就是了！”

婉儿看着桌上的那张假钞，心想：这三老表
脸皮够厚了，纠缠起来没完没了，一张假钞他要
就给他，生气地说道：“你要就拿去！别再来开口
借了。”

三老表一把抓起桌上的钞票，看也没看，急
忙揉进口袋里，一口一个谢字，笑嘻嘻地离开了。

曾娃下班回来，听婉儿说假钞给了三老表，
很生气，不是心痛那假钱，而是怪婉儿心软，要
一回给一回，养成了他依赖的习惯。今天是要
钱，明天指不定会要命。

婉儿劝道：“就一张假钱，拿走了免得你看
见障眼。”

提到假钱，曾娃脸就阴下来，郑重其事地对
婉儿说：“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这张假钱哪来
的，终于想明白了。”婉儿一听曾娃说他搞明白
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听他说下文。

曾娃说：“这事肯定是老张干的，以前，我们
都被他骗了。依老子的脾性真想一刀捅了他。”

婉儿见曾娃杀人的心都有了，忙制止道：
“傻事做不得啊！你不是一直说不是他干的吗？
咋一转眼又改口了呢？”

曾娃牙齿恨得痒痒的，说：“今天早上你还
没来之前，他值夜班回来，我装睡着了，就想看
看他做啥。”

听到这里，婉儿知道他要说啥：“他想做啥？”
“狗日的！”曾娃恨恨地说，“他从门缝里看

了看又走了，肯定是认为我有钱了，又想拿假钞
来换。”

婉儿懒得与他费口舌，说了句：“那是你一
个人在瞎猜。”站起身来，又叮嘱一句：“你千万
不要乱来！”再没搭理他，转身往外走了。

婉儿两只脚交替在地上合计，迈左脚在想
那张假钞，迈右脚还是在想那张假钞。自 10 年
前上过当后，曾娃三番五次地教她识别真假钞
的绝招。而这一切，对婉儿来说都不起作用，从
小家里穷，钱见得少，就像自己的两个儿子，从
小与爹妈见面少了缺乏感情。婉儿对钱无论听
也好，看也好，摸也好，反正找不到感觉。后来，
干脆打笨主意，不跟陌生人在大钞上交往。

这次上当，也就是曾娃写车号的那天。一大
早，婉儿提着菜篮上街买菜，迎面来了一个帅
哥，要模样有模样，要气质有气质，也是活该出
事，那会儿街上就没多的人，就被他拦住了。他
手里拿着一张百元大钞，客客气气地说：“大姐，
行个方便，兑换点零钱赶急用。”婉儿一口拒绝
了：“对不起，我身上钱不够。”说完，埋下头继续
往前走。这时，只听一声娇滴滴的声音传来，是
叫那位男子的：“彬彬，你快点呀，我这儿等你付
账啦。”那声音黏得勾魂。男子再一次追上婉儿，
着急问道：“大姐，你有多少？”婉儿历来对尊重
女性的男人格外有好感，笑笑说：“我这里不到
70元。”哪知那男子一咬牙说：“70也行，有多少
算多少。”

这种既帮人又赚钱的好事，任凭谁也不会
放过，何况婉儿生来就心软。错就错在没对大钞
进行查验，话说回来，婉儿那眼神，查验也是白
查验，直到卖肉的老板黑着脸不收那张大钞时，
婉儿才知道上当了。为了把当天的菜买回去，只
好赶到出租屋悄悄把钱换了。一直想等曾娃气
消了，再慢慢给他解释。哪知他的气一直旺着。
婉儿怕他气出病来，还托老张时不时地照看下，
哪知竟被曾娃误以为老张换了他的钱，她真不
知如何来化解老张这份冤屈。

开车的老乡回来了，带回来一个信封，说是
婉儿的妈守在公路边半天才等到他，要他亲手
交给婉儿。曾娃想看，老乡都不准，一定要交到
婉儿手中。当曾娃逼着婉儿当着他的面把信打
开，差点没把两人气死。那张A3088的假钞赫然
在里面安静而灿烂地笑着，那意思是：“哈！我又
回来了！”

婉儿拿出假钞，真想两下撕掉，被曾娃拦
住，说：“留下它，问一问你那三老表，它是怎么
到你娘手里的。”

婉儿带着哭腔说：“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在
路上掉了包的。早知他这样缺德，借也要借 100
块钱给他，免得给老人家的生日添堵，让她老人
家伤心。”心中的气呀，一股一股地往外冲，若是
三老表在面前，真要扇着耳光去质问他，你还是
人吗？

假钞与那股气就一直在婉儿那里揣着。三
老表一直没给她机会，不仅见不着面，连手机也
打不通，自然，耳光也没扇成。

黄姐夫妇要回来了，星期五打电话说星期
天到家。

婉儿不敢怠慢，星期六一大早起来忙里忙
外打扫卫生。寝室的被褥全部拆洗，换上干净
的。东东的衣服也上上下下换完，脏衣物全部扔
进洗衣机里。还特意去菜市场挑选了精肉，做了
蔡大哥特喜欢吃的刀尖丸子。

东东很听话，见婉儿忙个不停，知道不会带
自己去游乐园了，独自跑到楼上楼下去找蒙蒙、
园园、娜娜一帮小朋友到小区里面的小花园打
闹去。

到吃午饭时，婉儿到楼下把脏得叫花儿样
的东东领回来，临走时，还特意跟蒙蒙家的保姆
道谢，说下午还得请她再帮忙看着东东。婉儿跟
蒙蒙家的保姆熟，当保姆也讲个人缘，两人常互
相帮忙照看孩子，也好腾出一点空做点别的事。

吃饭时，东东问婉儿，爷爷奶奶什么时候回
来。婉儿说：“我已说了好几遍了，明天，晓得
吗？”东东学着婉儿浓厚的乡下腔：“晓得了。”逗
得婉儿乐了，故作生气地说：“不行！重说，知道
了。”东东很乖，奶声奶气地学了一遍：“知、道、
了！”惹得婉儿俯下身来亲了亲东东的脸蛋。

午睡起来，婉儿把东东带下楼去，交给了蒙
蒙的小保姆，叮嘱了几句，回来继续忙自己的。

不一会儿，东东又是一张花脸跑回来，咚咚
地径直跑到婉儿房间，拿了一张百元大钞就走。
东东长期与婉儿在一起，知道钱放在哪里。婉儿
瞧见，脸都急白了，一把拽住东东，把钱从他手

里夺过来说：“小祖宗，别的什么都可以给你，这
钱不能给你玩。你爷爷走时还专门打招呼不能
给你钱。”

东东见钱被夺走了，脾气一下上来，坐在地
上又哭又闹：“我就要钱！我就要钱！那是我奶奶
的钱，不要你管……”

婉儿急了，竟跟小东东较起真儿来：“你奶
奶的钱又怎么了？你奶奶的钱是给我买菜的，又
不是给你玩的，就是不给你……”

东东哭了一会儿，见婉儿不理他了，一个激
灵翻身爬起来，又跑进房间里去拿钱。婉儿丢下
手中的活儿，忙去拦住他。小东东又哭又闹坐在
地上再不起来。吵得婉儿心烦，管也不是，不管
也不是，万般无奈地弯下腰去问：“东东，你给婉
姨说，你要什么，我去给你买。”

东东哭横了，不愿搭理她：“就不跟你说！就
不跟你说！呜……呜……”

婉儿想了想，从兜里摸出那张Ａ3088，反正
是张假钞，就给你玩吧，玩丢了我正好找你爷爷
奶奶赔。把钱递给东东说：“好啦！不要哭了，把
钱拿去玩。记住，不准买东西吃，你答应了，我才
给你。”

东东盯着婉儿手中的大钞不转眼，听说答
应给他，抹着鼻涕笑了：“我不买东西就是了。”

婉儿把他拉进洗手间，给他洗了脸，将钱折
好放在东东的小兜里，又叮嘱了一遍：“你可答
应了的，不准买东西。”婉儿是怕东东拿假钞去
买东西，若被人发现，那可坏了蔡家名声，死爱
面子的蔡家会找她算账的，最终还是要查到自
己头上，背一个指使小孩用假钱骗人的污名。

小东东乖乖地跟婉儿说了声：“拜拜！”就出
了门，一会儿又转身跑回来对婉儿说：“婉姨，明
天我奶奶回来，我叫她还你。”

婉儿瞧着东东懂事的样子，扬扬手说：“要
得，要得。”

黄姐夫妇回来时，快到做中午饭的时间了，
婉儿与东东哪也没去，就在家等着。黄姐蔡哥还
没进屋，婉儿和东东就迎上去，见他们眉毛与嘴
角都被扯弯了，像在外面中了彩一样，特别是黄
姐，在门外把东东抱着亲了又亲，连声夸道：“东
东出名了，我们家东东成了大名人啦！”一向不
苟言笑的蔡哥也是笑嘻嘻地摸出张大钞对婉儿
说：“给你，东东拿的那100元。”婉儿一头雾水，
不知他怎么知道的。

昨晚，婉儿把东东接回来时，发现钱不见
了，问东东：“钱呢？”东东一脸得意的样子：“我
不给你说，要保密！”

婉儿只当是东东耍丢了，还在想让东东的
爷爷奶奶赔她。东东越是不说，婉儿越闷起不能
问，生怕那张黏人的大钞又闻声从什么角落冒出
来。但心底又怕他买了东西，再一次问东东：“你
没买东西吧？”东东摇了摇头，婉儿这下放心了。

原本想在吃饭时，装着不经意地提醒东东，
让东东从爷爷奶奶那里要钱来还她，没料到蔡
哥没进门就还钱，把婉儿搞蒙了，不知他急着还
钱是啥意思。婉儿脱口问了一句：“你怎么晓得
的？”话完，意识到又说土话了，马上改口：“你怎
么知道的？”

蔡哥今天高兴，没计较婉儿的语言规范问
题，而是用赞赏的口吻说：“都登报了，我们能不
知道？”说完将手中的《都市早报》递给婉儿看，
并告诉她在第二版。

婉儿打开一看，不禁乐了，一幅彩照上，东
东一个花猫样，手里举着一张百元大钞，被人扶
着站在凳子上，踮起脚正向募捐箱投钱。

东东在婆婆怀里正要钱来还婉儿，黄姐对
孙子说：“乖，你爷爷已还给婉姨了。”转身向婉
儿笑了笑，然后对蔡哥说：“把报纸收好，让东东
的爸妈好好看看，我们把孙子教得多好，多有善
心。”说完，又在东东的额头上亲了一下，说：“东
东长大了，再让他看看小时候的大花脸样子。”

蔡哥催了一下：“进屋说吧！你看婉儿把家
收拾得多干净。”

黄姐笑笑，抱着东东进屋，还是没忘记奚落
蔡哥：“你现在知道夸啦，你不是说乡下人少见
识吗？”

一句话呛得蔡哥很尴尬，说：“一句话要说
多少回？人家婉儿都忘了。”话完，看看婉儿，见
她正发呆，全没把他俩的话听进去。蔡哥问了一
句：“婉儿，你怎么了？”

婉儿这才回过神来，指着报上的照片说：
“东东给灾区捐款了？”

东东高兴地说：“婉姨，园园、娜娜、蒙蒙都
没有我多。我没给你说，老师说了，做好事要保
密！”

谁也没在意婉儿的脸色在急促地变化，由
白变红，由红转青，急的。她对黄姐说了声：“我
出去一下！”不等回答，头也不回地跑出门外。身
后传来黄姐的声音：“早点回来，今天中午我们
到外面吃饭。”

婉儿跑到楼下，在小区的一个僻静处给曾
娃打电话。她火急火燎地对曾娃说：“出事了，怎
么办？”

曾娃在电话那头吼道：“出啥事了？看把你
急成这个样子，你慢慢说行不行？”

婉儿捂着嘴小声说：“东东把那张假钞拿去
捐了！”

曾娃的语气也变了：“什么假钞？捐给哪儿
了？你说大声点！”婉儿仍捂着嘴，但放慢了语
速，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得很清楚：“写车牌号的
那张假钱，被东东捐给地震灾区了！”

仿佛一个炸雷，曾娃的破嗓子在电话里炸
响：“你个贼婆娘，哄娘哄老子，你也莫去哄灾民
嘛！还不快点去……”

李明春：出版有长篇小说《风雨紫竹沟》，中
短篇小说集《生死纠缠》《大哥二哥》。


